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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面临图像化转向，各种视频平台你

方唱罢我登场。志怪、神话、传奇等作为优秀传

统文学文化资源，也成了众多电影、电视、动

画、短片的原材料。2023年1月，由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出品的中式奇幻系列动画短片《中国奇

谭》在视频网站播出。该系列一经推出就广受

好评，获得人气口碑双丰收。其中第二集《鹅

鹅鹅》故事来自南朝志怪小说《阳羡书生》，内

容上稍许改动。其画面诡谲唯美，使用黑灰白水

墨色彩构建志怪空间，全片无配音，采用默片展

示，加之简短的黑白字幕提示剧情，不蔓不枝。

20分钟的短片和志怪小说短小精悍的故事内容完

美契合，将千百年前的奇幻故事带到观众面前。

在现代动画技术的加持下，《鹅鹅鹅》对《阳羡

书生》进行改编，成功表现出传统志怪小说的主

观写实性，情节奇幻性，和志怪美学特色，使广

大观众感受到了中式艺术在现代技术加持下呈现

出的独特美感。

近些年来中式奇幻类动画层出不穷，大多都

取材于志怪、神话、传奇，如《大鱼海棠》《姜

子牙》《青蛇1、2》等。这些动画作品上映后也

引起了广泛讨论，但笔者认为，很多中式奇幻动

志怪小说在当代的动画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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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动画短片《鹅鹅鹅》改编于六朝志怪小说《阳羡书生》。该动画在现代语境下将传统志怪小

说进行改编，利用现代动画技术表现出志怪小说的主观写实性，情节奇幻性，展现出神秘

奇诡的志怪美学。本文试梳理阳羡鹅笼书生故事在不同时代的演变，并从《鹅鹅鹅》叙事

视角的改变，动画对《阳羡书生》中人物形象的精怪化改造，以及志怪空间的建立三个方

面入手，立足志怪传统，分析志怪动画中体现的中式哲思和传统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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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都存在着得其貌而不得其神的问题。它们或是

选取中式元素，如《大鱼海棠》，或是选取经典

形象进行故事重构如《姜子牙》《青蛇1、2》。

这些作品普遍是对传统故事进行解构，但是有些

作品的过度解构会造成只有中式外壳，内里虚

浮，剧情空洞缺少逻辑，造成一种中不中洋不洋

的尴尬处境。《鹅鹅鹅》并未对剧情完全重构，

而是结合动画的表现形式做出调整，改变叙述视

角，使观众得以融入故事。《鹅鹅鹅》吸取中国

文人山水画风格，黑白灰和水墨画法绘成的云雾

山水充满了传统山水画的静穆美。大量布白使具

象与抽象平衡，形成“画外之画”。且把原小说

中的人物动物化、精怪化。狐妖兔精等形象的出

现唤醒国民集体记忆，增添作品之“怪”。形式

与内容相统一，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原小说的志

怪魅力。

志怪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志怪小说是最本色的中国古代小说，书写形式上

短小精悍，情节完整且波谲云诡，狐妖精怪，

梦境冥界，皆有涉及。虽是丛残小语，但亦有可

观，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且对后世

的小说、戏曲创作也有深刻影响。“志怪”一词

来源于《庄子》，《庄子·逍遥游》云：“齐谐

者，志怪者也。”［1］《庄子》中的志怪，意为

记录现实中的奇异怪谲之事，并不是一个正式的

文体概念，与后来的志怪小说等概念有着较大差

异。魏晋六朝时，“志怪”文类兴盛，出现了大

量相关作品。魏晋六朝，战火纷飞，民众惶惶

不得安生，神仙方术之说席卷社会，汉朝时占统

治地位的儒学式微，玄学兴起，佛教在汉末时期

传入中原，在此时发展尤为昌盛，道教也传播甚

广，神鬼之说日益盛行。当时的文人们抱着鬼神

真有论，为“明神道之不诬”，用史家笔法记录

街谈巷语之小说。从目录学上看，志怪小说在宋

代之前都被归于史部。志怪小说反映了在理性精

神不发达的时期，古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建构，

是一种不自觉的想象。因此志怪小说虽然描写的

是奇异故事，但在主观创作目的上具有写实性。

这一点，在《鹅鹅鹅》中，通过第一人称视角的

叙述表现出来。动画借助视角的选择，让观众与

货郎合为一体，共赴鹅山，体验神秘奇遇。

现代社会，影像技术的发展为把志怪故事搬

上屏幕提供了契机，动画作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

视觉表达艺术，可构造天马行空的异时空。动

画的创造性特点可将志怪小说情节上的奇幻性以

视觉形式呈现出来。《鹅鹅鹅》在志怪形象的塑

造上，志怪空间的建立上，都将志怪小说文字中

的奇幻性传达出来，立体式地呈现出神秘奇诡的

志怪美感，通过《阳羡书生》对《鹅鹅鹅》的改

编，可以看出从志怪小说到当代动画，是把古人

不自觉的想象转化为当下自主的创意艺术，把根

植于中国文化中的志怪传统与志怪美学用现代化

方式表达出来，实现文化的保持、传递和转化。

一、《阳羡书生》的历史流变

《鹅鹅鹅》的故事内容取材于六朝志怪小说

集《续齐谐记》中的短篇《阳羡书生》，作者是

梁人吴均。讲述阳羡有一人名许彦，曾路遇一

年轻书生，书生称自己脚疼，请求坐进许彦的鹅

笼。书生在鹅笼中与两鹅并坐，后腾飞出笼，吐

出美食和美女。趁书生入眠，美女复吐出男子。

后美女睡着，男子又吐出另一女子，最后书生将

醒，他们依次吞回，又只有一个书生与许彦相

对。根据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述，

阳羡鹅笼书生的故事经历了三个版本的转变，

最初的原型是三国时一位名为康僧会的僧人所译

的《旧杂譬喻经》中有《梵志吐壶》的故事。后

［1］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4，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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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荀氏的《灵鬼志》中也收录了道人入笼的故

事，情节上比“梵志吐壶”更加丰富，篇名为

《外国道人》。最后是魏晋吴均所作《阳羡书

生》。［1］该作从一开始的佛教经典故事，经过

不同作者的文学再创造，实现本土化，最后成为

一篇经典的六朝志怪小说，其具体情节和内涵也

在不断演变。

其中《旧杂譬喻经》中《梵志吐壶》的故事

如下：

太子上树，逢见梵志独行来入水池浴出饭

食。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女人，与于屏处作家

室，梵志遂得卧。女人则复作术，吐出一壶，壶

中有年少男子复与共卧，已便吞壶。须臾梵志起 

复内妇著壶中，吞之已作杖而去。［2］

在《梵志吐壶》中，太子是整个故事的旁观

者，看到梵志吐壶，壶中有女，女又吐壶，壶中

有男。其中梵志作为僧人，与女人共眠犯了佛

教的色戒。这是一个佛教的警戒故事，告诫修行

之人不要被色欲迷惑。整个故事的叙述也十分简

短，接近于白描，没有对女子外形的描写，太子

与梵志等人也并无对话。这个佛理故事传入中原

被本土化后，连续吐纳人的情节被保存，篇幅变

长，而口中吐壶的壶被去掉，整个故事也不再有

佛理告诫的意味。

晋代荀氏的《外国道人》对情节进行了删

改，首先点明故事发生在东晋太元十二年，有

个来自外国的道人，擅长法术，且非沙门。外

国道人路遇一个担人，外国道人进入担人所挑的

笼中，并在笼中吐出饮食器物，后从口中吐出一

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年轻女子在道人入睡时又吐

出一个年少男子共食，最后道人欲醒来，女子把

男子吞入，道人醒后把女子和饮食器物依次吞入

口中。担人接着挑着道人往前，遇到一个吝啬的

富贵人家，道人用幻术将富人的宝马装入“五斗

罂”，将其父母装入“泽壶”中，要求富人准备

千份食物赠送给穷人才将其父母放出。［3］故事

的后半部分则变为了一个劫富济贫的侠义故事，

减少了佛理中对于情欲的道德警戒意味，取而代

之的是告诫富人不要为富不仁。开头具体的时间

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地点转移到国内，强调了

这个会幻术的外国 道人并不是僧人，且道人可

以直接从口中吐出女子和器物，去掉了“壶”

这一容器，同时增添了另外几个容器：担人的

笼子和后面的“罂”，“泽壶”。虽然去掉了

“壶”，但外国道人口纳万物和可以变化大小，

进入笼中的写法仍是以小容大思维的体现，至于

为何去掉“壶”，笔者以为原因有二：第一是使

故事更加诡谲，口中直接吐人比先吐壶再出人更

加具有冲击力，第二是使叙事更加简洁，前半段

有了“笼”这一容器，如果再有“壶”不免显得

有些拖沓。到了魏晋吴均的《阳羡书生》，情节

更加曲折详细，这个故事也基本定型下来，并在

故事结尾写书生临走前赠与许彦一铜盘。至此，

故事发生地已经明确:位于阳羡，文末还提到许

彦“太元中为兰台令史”并且还拿出铜盘来，这

样的写法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从《外国道人》

到《阳羡书生》都显示了故事真实化的倾向，体

现出六朝时期以史传笔法来志怪的特征。

《阳羡书生》在这三篇中是篇幅最长的，但

它的情节精炼曲折，只保留了反复吐纳这样的关

键情节，把前两篇中具有直接道德说教意味的

部分都去掉了。在这篇中，吞吐的人数又增加一

个，并且许彦与被吐出的女子和男子有了对话，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第50-52页。

［2］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卷十八》，载《大正藏

（第四卷）》，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1990，第517页。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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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询问自己能否吐出自己的私密情人时，许

彦对答：“善”。许彦表面对待这两个人的私通

行为并未表现出任何不满或是指责情绪。在汉代

时，社会十分注重女子的名节。魏晋六朝时期，

曾在汉代独尊的儒学式微，神仙方术之说广为接

受，道教兴盛，东晋儒释道三教合流，因此儒学

的教化力度比之前朝小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环

境，又是战争频起，普通民众朝不保夕，在这样

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希望逃避现实的残酷，士大夫

寄情山水与药酒，普通民众也更乐意享受现世的

幸福，对于女子贞洁的要求相对来说松了一些。

因而许彦对于他们私通的行为并不做出道德评

价。这样不带道德评价色彩的记录，更能将故事

的重心放于“幻”上，突出故事的志怪性。《阳

羡书生》一篇中被吞吐的男女解释了他们与人私

通的原因，“虽与书生结要，而实怀怨”，“此

女子虽有心，情亦不甚”［1］，这样的对话使故

事更加生动真实，情节发展更加合理，也让读者

对于他们所行的不轨之事有了情感上的共鸣—对

婚姻心中怀怨，配偶的朝三暮四，这些怨怼情绪

在现实生活中也比比皆是。人心难测，即使是同

床共枕的夫妻，也难以完全了解对方的想法，倘

若把范围放大，人在世间的交游皆是如此。魏晋

时期，政治黑暗糜乱，许多士人醉心于玄学和清

淡，好思考一些具有思辨意味的哲学问题，也正

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极幻的“鹅笼”故事得 

到了定型和传播。

至此，本源于佛经的“吐壶故事”已经完全

本土化，它失去了最开始的佛理戒欲意味，与魏

晋六朝的社会风气和人们的心理相结合，拥有

了新的哲学内核。来自天竺的佛教带来了生死轮

回，因果循环等新的思想元素。但《阳羡书生》

作为一篇“爱广尚奇”的六朝志怪小说，还处于

一种真实记录鬼神的写作状态，与后来“作意好

奇”的唐传奇，明清小说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这种写实的特性，在《鹅鹅鹅》中通过第一人称

的叙事视角表现出来。

二、叙事视角的改变：第一人称的写实

特性

动画相较于文本，叙事手法更加丰富多样，

动画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镜头语言来实现视

角变换。动画《鹅鹅鹅》中的情节和《阳羡书

生》大致相同，在前三篇故事中，从上帝视角描

述故事，其中“太子”“担人”“许彦”都是作

为志怪故事的一个亲历者而存在，读者处于客观

的听故事状态。而在《鹅鹅鹅》中，则是采用第

一人称视角，从货郎的视角出发，且全片无人声

配音，使用第二人称的字幕提示剧情：“你是一

个货郎”，由此读者得以进入故事中，成为剧情

的一份子。让读者更有带入性的同时，也体现了

志怪小说的写实特性。

“你”担着两只鹅要去鹅山，路上遇见一

位腿受伤的狐狸书生。中间的剧情 与《阳羡书

生》基本一致，狐生在笼中吃了你的两只鹅，出

笼后狐生吐出酒皿，又吐出他的心上人：兔精。

狐生入睡，兔精复吐出野猪精，野猪精又吐出鹅

精女。 此时“你”也想要有个心上人，你与鹅

精女一见钟情。你们共赏夕阳，这一幕可谓片中

最温馨的画面，大片灿烂的绯红晕染开来，鹅精

女想让你带她逃离。你犹豫了，因为“你怕鹅又

有鹅”。最终，你下定决心和她一起逃，可是狐

生醒了，兔，野猪，和你的心上人鹅女，统统被

吞了回去。又只剩下寂寞山水，你捡起地上鹅女 

遗落的耳环，山风拂来，耳环消逝成灰，化为一

群大雁，飞往远处的高山。狐生和你告别，“你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第50页。



104

影视戏剧评论	 2024 年	第 1 期

丢了三只鹅”，就此故事结束。

在具体情节上，《鹅鹅鹅》做出的改动是增

加了一条“你”（货郎）与鹅女的感情线。让读

者不再旁观，而是加入这个连环套中。这样的

改编既是为了增加观众的参与感和互动度，也更

多了一份对欲望和信任的描写。“你”看到狐生

与兔女，兔女与猪妖，你也产生了欲望。可是当

“你”面对选择时，你又犹豫了。你目睹了情人

间的背叛与不忠，因而你开始怀疑你的心上人是

否会被背叛你，你陷入了鹅笼困境，进退维谷。

人对未发生之事会感到恐惧，也会报以美好的愿

景。你最终决定相信鹅女，可是已然来不及了，

眨眼间，你的心上人就消失了。也许这一趟上山

路是鹅山对你的考验，如果你一开始就选择相信

鹅女，也许你会得到爱情，也许遭到背叛，也可

能你会被吞掉。动画戛然而止，影片里没有给出

更多信息，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理解。

故事里的货郎，看似最后他失掉了他应该珍惜、

应该把握的东西，但是当他失去这些的时候，他

仍有空旷的山和水。目空心空，山水也空，正如

苏子所言：“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

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

也”。货郎是观众，观众亦是货郎。在互联网时

代，一部热门作品会得到网友的各种评论和二次

创作。从它被推出后，它就不再只是创作者的作

品，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经历加以理解。鹅笼困境

处处皆有，现代社会中，每个人每天都能接受大

量的信息，然而被信息包裹也可以成为困境。动

画采用第一视角，让观众与货郎合一，行于空山

之中，在奇遇前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

相比志怪小说中的许彦 ，货郎的形象更加

生动立体，而狐狸书生神秘狡黠的形象也颇为出

彩。除了第一视角外，动画的表现形式也十分重

要，笔者试从动画中精怪形象的塑造和志怪空间

的建立进行分析，探究艺术形式中体现的志怪传

统美学。

三、人物形象的改变：人物精怪化的奇

幻特性

在《阳羡书生》中，角色都以人的形象出

场，而《鹅鹅鹅》赋予了这些人物精怪的身份。

人物精怪化使它们具有动物性特征，拥有动物面

容，如兔女的耳朵和胡须，野猪精的嘴等，同时又

有人的躯干。将志怪形象动物化，是动画创作者

进行的一次成功尝试。狐狸书生等精怪形象的引

入，增添了动画的“怪”，增加奇幻特性的同时也

可唤起国民集体记忆，并且通过戏剧式地放大他

们了在原小说中的个性特征，增加了奇幻特性。

精怪形象是志怪传统中的重要部分，古人相

信“物老成怪”，百岁千年的动 物可以化为人

形，精怪与人之间的故事是中国民间传说和志怪

小说中的重要部分。《鹅鹅鹅》中的精怪有：狐

狸书生，兔子精，野猪精，鹅精。动画的形式也

恰好能够帮助创作者将脑内的奇幻画面呈现出

来，塑造出极具特点的精怪形象。

精怪的外形设计上充满古典韵味，狐狸书生

一双细长的丹凤眼高高吊起，脸颊艳红，耳旁簪

了一朵红花，嘴裂极大，总是带着一副似笑非笑

的神情，仿佛可以洞穿人心。这样诡异美丽的形

象契合了原故事的志怪性，甚至带来一些恐怖氛

围。《阳羡书生》中的书生本身就是神秘的、狡

黠的、危险的，而狐狸的形象放大了这种人物特

点。相比用动物拟人的“萌”画风，《鹅鹅鹅》

中的精怪形象较为可怖，突出了志怪的特点。狐

狸书生脸颊艳红和丹凤眼，以及戴帽书生的装扮

都收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影响，而耳畔簪花，唐

宋时期皆有男子簪花的流行风尚。兔女和鹅女着

中式衣裙，梳了传统的中式发髻，兔女的高髻又

十分像兔子的两只耳朵，暗合了兔女的身份（图

1）。同时，影片的男主角货郎，有着重重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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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圈，据导演自述，这是受哥特美学影响，用黑

眼圈来表现人物精神上的疲惫。《鹅鹅鹅》的美

术设计体现出接受了现代审美改造的中式奇幻氛

围，让观众更好的感受到浓厚的中式意境美和诡

异感，塑造出现代人眼中的志怪故事。

图 1 《鹅鹅鹅》截图

中国古代文学中关于狐的描写历史悠久，上

可追溯到《山海经》，最初由于图腾崇拜等，狐

是作为祥瑞被人们所供奉的。西汉时开始出现

狐狸化妖的故事。魏晋六朝时，志怪小说兴起，

大量关于狐妖的故事出现。其中干宝所著的《搜

神记》中，出现了对雄狐化为书生故事的记载：

《斑狐书生》。在此篇中，张茂先所遇的斑狐化

为的书生俊美异常，又通晓古今，博识善辩，是

一位“少美高论”的名士形象。而张华作为一名

博识君子，在与斑狐的辩论中也败下阵来。虽然

在这则故事里斑狐并无伤人之心，但是结局仍然

是被张华制服，现出原型。［1］六朝志怪小说是

用真实的态度记录这些奇幻故事，干宝自言要

“ 明神道之不诬”，所以精怪再强大聪慧，也

不免落个被收服的下场，这样的写法符合了当时

人们的心理：物老成精，精怪乃是异类，自然不

能 放纵精怪在人间肆意行走。中国古代文学作

品，尤其是各类小说中对狐妖的描写数不胜数，

他们一般具都有狡黠，美丽等特点。狐已经成为

了一个极具审美意义的文学意象，普通读者谈起

狐妖，必然会联想到很多文学或是影视作品。因

而，狐狸作为一个经典的精怪意象出现在《鹅鹅

鹅》中，增添了故事的志怪性和趣味性，同时也

会引发读者的联想。精怪意象存活于每个中国人

的心中，大家童年时或多或少听说过各类妖怪故

事，也暗自猜测妖怪的样貌。动画作为一个便于

实现想象的艺术形式，结合先进的影视技术，能

够将大家脑海深处的奇幻故事挖掘出来，呈现出

如梦如幻的视觉体验。

四、志怪空间的建立：吐纳情节视觉化与山

水画技法的融入

志怪故事中常常描写异境，如仙境，冥界，

梦境等等。即使是发生在人间的故事，其时空和

凡世的时空也并不相同，《阳羡书生》由佛经故

事《梵志吐壶》敷衍而来，其流传过程中情节不

断演变，故事逐渐本土化，到《阳羡书生》时，

情节基本成型。但《梵志吐壶》中的两个核心元

素一直不曾改变：以小空间容大空间，即“小中

寓大”的相对空间观念，以及反复吐纳的故事结

构。这两者是整个故事中最具怪异感，最离奇的

地方。它们在后世的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中也经

常出现，在祁连休所著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

型研究》中，“鹅笼书生型故事”下收录了《颍

州道士》，《乌鲁木齐道士》，《侯遹》，《黄

石化金》。［2］其中前两篇属于吐纳故事，后两

篇则是以小容大的情节。在有限的小空间中诞生

另一个独立空间，亦真亦幻，虚无飘乎。奇幻故

事中“小中寓大”的空间观念由来已久，可追溯

到佛经思想和道教故事的叙述模式。

佛教中有“芥子纳须弥”之说。须弥是佛教

的神山，释迦摩尼佛的佛国就在须弥之上。须弥

高耸入云，日月绕其山腰，而芥子极小，不过米

［1］干宝：《新辑搜神记》，李剑国辑校，中华书

局，2007，第315-316页。

［2］夭竹君：《志怪小说〈阳羡书生〉与道教文化》，

《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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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大。菩萨拥有超越时空限制的能力，可用法门

让芥子容纳下须弥，表示了一种超越空间限制，

以小容大的思维。前文提到的佛经故事《梵志吐

壶》中写壶中有女，女又吐壶的写法也显然是受

到以小容大的思维影响。道教中关于神仙所住的

“洞天福地”在形式上与类似芥子纳须弥十分相

似，“洞天”是通天之山洞，从此处可前往天

界。“福地”意指受福之胜地，暗含在此修道可

以成仙之意。“洞天福地”一般都是由一个狭窄

的入口进入，主人公由于机缘误入其中，之后便

可见仙家天地，亭台楼阁，山川河流，花鸟异兽

等一应具有。

在《中国奇谭鹅鹅鹅》中，主人公（货郎）

便是先迷失于鹅山，随即偶遇狐狸书生，狐精

可变幻大小，居于鹅笼之中，后与狐精共饮，

狐精从嘴中吐纳出酒器与兔女，兔女复吐纳野

猪精，野猪精亦吐纳鹅女。可见，在《中国奇谭

鹅鹅鹅》中，“小中寓大”的空间观念和“反复

吐纳”的情节结构也是核心元素，是营造奇幻氛

围，讲述精怪故事的重点所在。志怪故事短小精

炼，数百字便可勾勒一个异境妙事，其中并不过

多进行景物渲染，只着墨于核心情节。故事中留

存着大量空白点，读者观之，需以自身想象去填

补空白。固然，引人想象是奇幻故事的魅力之

一，但除了文本表达以外，用适配的艺术形式将

志怪故事呈现出来，同样蕴含巨大的艺术魅力和

感召力。因此，明清时期，常有以志怪，传奇为

底本的戏剧出现，舞台表演呈现出奇幻故事的另

一种色彩。

而当代，随着科技与影视，传播技术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艺术表达方式出现，《中国奇

谭鹅鹅鹅》是一部动画短片，奇幻的情节配以

夸张的动画式表达，把奇幻想象转化为视觉审

美。时间与空间构成了动画剧情的整体结构，时

空环境也是奇幻剧情得以展开的基础。《中国奇

谭鹅鹅鹅》借鉴中国文人山水画，使用黑白水墨

的表现形式构造出了一个奇幻空间，大量布白暗

含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并将“小中寓大”的空

间观念和反复吐纳的叙事结构用镜头语言动态呈

现出来，将奇幻的中式志怪审美和古老的中国哲

学寓于其中，并赋予古老故事以新时代的思想和

改编。

动画中对于吐纳的表现是采取了夸张式的漫

画表现手法，首先是狐狸书生进入鹅笼，他轻飘

飘的化烟而起，落入小小的背篓中。其次是他从

嘴中拿出酒器，他脑袋膨胀，嘴巴大张，用手把

酒器和兔子从嘴里拽出来，但是拽的这一动作采

用了剪影来表现。后面的兔女，野猪，鹅女皆是

如此（图1）。这里采用大幅度的漫画式夸张变

形，用一种诡异而又充满想象力的镜头语言表现

出来，剪影的加入则消减了一部分恐怖性，使观

众更容易接受。

图 2 《中国奇谭鹅鹅鹅》截图

此外，《鹅鹅鹅》在画面上大量融入了山水

画技法：水墨山水和留白技法。《鹅鹅鹅》通过

水墨山水来构造出奇幻空间，在中国文人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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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墨常常是唯一的画面色彩。动画一开头是空

旷的山谷，连绵不绝的山峰，最后定格在中央的

一座主峰，画面的主色调是黑白两色，呈现出水

墨山水画风格。直到主人公货郎出现，全片才出

现了另一抹颜色—红，货郎的头上飘着红色束发

带。山川绘制使用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披麻皴，

由南派山水代表人物董源创始，如图3所示。画

面中并无其他动植物出现，空旷的环山山路上，

只有背着鹅笼的货郎踽踽独行。黑白水墨塑造了

一个冷寂神秘的空间，其中一点红色形成强烈对

比，视觉效果引起观众的猜想，空荡的鹅山之中

是否暗藏玄机。红与黑白灰之间的强烈对比为影

片塑造了浓厚的诡异氛围，也暗示着迷路的货郎

在前方的奇遇。这样的强烈颜色对比并不常见于

古画中，创作者结合了现代审美进行颜色调配，

使画面在清冷静穆外，多了一丝不合常理的奇诡

之处，这样的设计暗合了故事的发展脉络。动画

中兔女还搬出一座木色屏风，卧睡之时颇似古画

中的树下美人图题材，如图4所示。

图 3 董源《洞天山堂图》（左）《中国奇谭

鹅鹅鹅》（右）

图 4 《中国奇谭鹅鹅鹅》截图

此外，《鹅鹅鹅》的画面中进行了大量留白

处理。中国传统绘画中，常运用虚实对比来展

现实际空间的远近前后等位置关系，而在空间

的表现上，善于用有限来展示无限，利用视觉

引发想象，利用画面的空白处暗示实际空间的深

广。“布白”又称留白，是我国传统构图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内容和形式相互交融的意象

形态。在“天人合一”，老庄哲学等思想的影响

下，中国传统绘画追求气韵生动，追求意境纯

美，追求“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意象美。

而布白正是能弱化具象与抽象的矛盾，调节画面

的虚与实，平衡画面的形式与内容。知白而守

黑，白不会单独存在，它与画面中的物象对立统

一。“布白”增加了画面的层次感和立体感，使

画面产生意境美，达到“画外之画”“象外之

象”。在《鹅鹅鹅》中，同样具有大量空白，空

白处可表现志怪小说神秘奇诡的氛围，也能引导

读者思考志怪小说的言外之意。志怪小说本身就

有大量留白，短小的故事并不会过多渲染景物氛

围。动画设置出奇幻空间，空旷的高山，散淡的

浮云，踽踽独行的货郎，神秘诡异的精怪，这

些是具象的美。而画面中大量的留白则平衡了具

象，把画面抽离于现实，营造似梦非梦的幻境，

于幻境中探寻，这是留给观众的空白，观众即货

郎，货郎的结局也是两手空空，失去最初自己的

两只鹅，也没能和鹅女牵手。好似大梦一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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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来了一趟幻境，但是眼前的绯色晚霞好像又在

提醒你这并不是梦，遥遥看去，山空水空，你也

两手空空。

五、结语

志怪小说情节云谲波诡，形式短小精炼，不

仅在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也是当代动画影视创作的重要资源库，如何创作

出符合现代人审美，同时又能突显志怪特色的优

秀志怪动画是创作者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动画是

一种极具创造性的艺术表达形式，优秀的动画不

仅能给观众带来审美上的愉悦，还能作为文化传

播的载体。《鹅鹅鹅》的播出会为志怪小说带来

更多的关注，其中展现出的精怪意象，志怪空间

等中式志怪美学也让观众感受了志怪故事的魅

力。通过动画的改编，志怪小说的特点在新时代

新语境下展现出了新的生命力，独特的中式志怪

审美被传承下来。志怪小说是古人讲故事，动画

则是今人讲故事，同样故事情节，在不同历史时

段可用不同形式表达，但其中的文化内核和审美

旨趣却是故事的根本之所在。从《阳羡书生》到

《鹅鹅鹅》，从志怪小说到当代动画，是一种文

化转化，是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于世界的共同建

构。优秀的志怪动画必然会推动中式哲思和传统

美学走向大众。

［王春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韩新媒体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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